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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张天柱

夜宿水乡周庄
我 是 下 午 到 达 苏 州 周 庄 的 ，本 想 转 转 就

走 ，结 果 周 庄 打 乱 了 我 的 旅 行 计 划 ，最 后 还 是

住了一晚。其原因是周庄太美了，正如建筑大

师 贝 聿 铭 考 察 周 庄 后 所 题 ：“ 周 庄 是 国 宝 ”；正

如 著 名 画 家 吴 冠 中 游 览 周 庄 后 所 说 ：“ 黄 山 集

中国山川之美，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。”

大师们的赞誉，实至名归。

周 庄 是 美 丽 的 。 周 庄 四 面 环 水 ，仿

佛 泊 在 湖 上 的 一 片 宽 大 的 荷 叶 。 一

条 流 动 不 息 的 清 澈 之 水 ，像 块 流

动 着 的 碧 玉 。 在 那 碧 绿 的 河 道

上 ，一 艘 艘 小 船 画 舫 轻 舟 荡 漾 ，

不 时 从 眼 前 闪 过 。 放 眼 望 去 ，整

个 水 乡 古 色 古 香 。 两 岸 垂 柳 桐

花 倒 映 水 中 ，岸 壁 之 上 苔 藓 滴 翠

紫 藤 缠 绕 。 水 畔 鳞 次 栉 比 的 小

楼 相 互 簇 拥 ，争 奇 斗 艳 ，一 个 个

飞 檐 吊 角 伸 向 河 道 ，一 块 块 粉 墙

黛 瓦 层 层 叠 叠 ，一 艘 艘 门 前 停 泊

的 小 船 任 轻 风 刮 得 来 回 晃 悠 ，一

面 面 酒 楼 店 铺 的 花 边 字 号 旗 猎

猎 飘 扬 ，一 串 串 亮 红 灯 笼 悬 挂 于

阁 楼 屋 角 ，一 扇 扇 酒 楼 花 窗 面 河

敞 开 …… 一 幅 典 型 的 水 乡“ 清 明

上河图”。

周 庄 是 淡 雅 的 。 800 多 户 当 地 居

民 依 旧 生 活 在 这 依 水 成 街 的 古 镇 社 区 ，

南 来 北 往 的“ 万 船 娘 ”泛 舟 河 道 ，悠 然 自

得。船头的渔家女，一个个身穿蓝底白花大襟

上衣，腰着百褶小围裙，头戴斗笠，慢悠悠地摇

着 长 橹 ，不 时 唱 几 曲 江 南 小 调 ，吸 引 着 过 往 游

人，就连酒肆茶楼里靠窗而坐的客人也探出头

来聆听。尽管我们听不懂唱词，但那悦耳的婉

转 小 调 早 已 让 人 陶 醉 。 碧 水 荡 漾 ，绿 树 掩 映 ，

小 船 从 桥 洞 中 穿 过 。 搓 衣 洗 菜 的 阿 婆 蹲 在 桥

边 的 洗 衣 石 上 ，临 河 的 小 楼 里 飘 出 弦 乐 之 声 ，

醉了水，也醉了人。

周庄是恢宏的。周庄的河道四通八达，仍

完 好 地 保 存 着“ 井 ”字 形 河 街 的 古 代 水 镇 格

局。当你沿着小道步入古镇，或者坐着小船驶

进 水 巷 ，可 以 发 现 嵌 在 水 巷 墙 壁 上 的 缆 船 石 ，

竟 是 一 块 块 花 岗 石 浮 雕 ，每 隔 三 五 丈 就 有 一

块。它们古朴典雅，各显姿态：有的雕成如意，

有 的 琢 成 怪 兽 ，有 的 似 鱼 跃 龙 门 ，有 的 像 飞 鹰

扑 食 ，充 满 凝 重 之 美 。 那 绕 来 绕 去 的 河 道 中 ，

时 而 有 一 只 吊 桶“ 扑 通 ”入 水 ，吊 起 满 桶 清 水 。

门前斜搭着的一根根晾衣竿，挑起五颜六色的

衣 衫 。 桨 声 欸 乃 中 ，小 船 时 而 运 来 鱼 虾 蚌 蟹 、

菱角新藕，泊在岸边，搬到室里，水上人家的风

韵跃入眼帘。

周庄是独特的。水乡多桥，周庄至今保存

着 建 自 元、明、清 代 的 石 桥 14 座 。 双 桥 是 其 中

典型，由一座石拱桥和一座石梁桥组成。它们

位于镇东北，清澈的银子浜和南北市河在这里

交 汇 成 十 字 ，河 上 的 石 桥 便 联 袂 而 筑 ，十 分 有

趣，充分显示出古代人民的超群智慧。因桥面

一 横 一 竖 ，桥 洞 一 方 一 圆 ，样 子 很 像 古 代 的 钥

匙 ，故 双 桥 又 称 钥 匙 桥 。 小 小 双 桥 玲 珑 别 致 ，

造 型 典 雅 ，古 镇 小 桥 流 水 人 家 的 神 韵 ，在 这 里

体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。 站 在 双 桥 上 ，不 觉 遐 思 万

千，情醉神迷。

周 庄 是 古 朴 的 。 周 庄 有 许 多 古 色 古 香 的

明 清 民 居 ，其 中 最 为 独 特 的 当 数 张 厅 和 沈

厅 ，屋 主 都 是 当 地 富 极 一 方 的 知 名 人 士 。 张

厅 沿 河 临 街 ，前 后 院 落 七 进 ，整 体 建 筑 为 前

厅 后 堂 格 局 。 走 进 门 厅 ，穿 过 轿 厅 ，便 是 天

井 。 其 后 为 正 厅 、前 后 堂 楼 、厅 室 和 后 花

园 。 其 间 假 山 、梅 、兰 、竹 、蕉 隐 现 于 窗

前 屋 后 ，与 粉 墙 相 衬 ，精 致 幽 雅 。 更 有

趣 的 是 ，连 接 市 河 的 小 河 绕 园 而

过 ，并 在 园 中 形 成 一 水 池 。 小 河

过 室 之 处 ，河 埠 入 水 ，上 方 建 有

过 河 廊 棚 ，廊 棚 两 侧 设 置 木 椅

栅 栏 ，栏 旁 有 一 排 敞 窗 ，人 可 凭

栏 俯 首 ，观 细 流 绕 脚 ，好 一 派 江

南 水 乡“ 轿 从 前 门 进 ，船 自 家 中

过 ”的 奇 景 。 富 商 沈 万 三 后 人

所 建 的 沈 厅 ，由 水 墙 门 、河 埠 、

墙 门 楼 、茶 厅 、正 厅 、大 小 楼 堂 、

后 厅 屋 等 组 成 庞 大 的 楼 群 ，世

所 罕 见 。 厅 堂 内 梁 柱 粗 大 ，多

属 南 方 贵 重 红 木 ，梁 柱 上 雕 有

蟒 龙 、麒 麟 、飞 鹤 、舞 凤 等 。 整

座 院 落 七 进 五 门 楼 ，结 构 严 谨 ，

布 局 合 理 ，气 派 宏 大 ，从 中 不 难

看 出 沈 家 鼎 盛 时 期 的 富 有 。

周 庄 是 多 姿 的 。 这 里 不 仅 有 优

美 的 驳 岸 、拱 桥 、水 巷 、石 板 街 、明 清 民

居 ，还 有 迷 人 的 水 乡 夜 景 。 周 庄 夜 景 集 中

于 正 门 入 口 处 、市 河 两 岸 。 到 了 夜 晚 ，所 有 店

铺 酒 楼 的 灯 光 全 部 映 照 于 河 水 之 中 。 河 道 两

岸 ，店 铺 沿 河 撑 棚 搭 帐 ，喝 茶 饮 酒 吃 饭 的 人 们

一 个 挨 一 个 。 我 们 一 家 好 不 容 易 挤 了 一 个 座

位，要了几个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菜，一边吃，

一 边 欣 赏 水 乡 夜 景 ，耳 边 不 时 传 来 江 南 小 调 。

吃着阿婆菜，就着茴香豆，嚼着万三蹄，喝着绍

兴 酒 …… 吴 侬 软 语 ，阿 婆 茶 香 ，述 说 着“ 财 神 ”

沈 万 三 和 聚 宝 盆 的 传 奇 。 橹 声 欸 乃 ，昆 曲 悠

扬，演绎着男孩和女孩不期而遇的邂逅……

杏 花 春 雨 江 南 ，小 桥 流 水 人 家 。 那 夜 ，我

酒 喝 得 多 了 点 ，回 到 旅 店 ，倒 头 就 睡 。 枕 着 窗

外 不 息 的 流 水 声 ，一 个 黄 土 坡 上 的 北 方 汉 子 ，

醉在了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。

水乡周庄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□ 陈 静

揉青为团

□ 王张应

春访杏花村
□ 刘 峰

清明螺

故 乡 是 水 乡 。 进 入 清 明 时 节 ，天 朗 气 清 ，

水暖波柔 ，螺蛳纷纷活跃了起来 ，多得像天上

的繁星。

它 们 是 一 个 庞 大 的 家 族 。 年 老 的 螺 蛳 ，

外壳呈黄褐色 ，就像一件活古董 ，蒙了一层岁

月的包浆 ，有的表面还长了青苔 ，有隐者的风

范。年轻的螺蛳 ，宛如漂亮的玛瑙 ，透过半透

明 的 青 壳 ，似 乎 可 以 看 见 一 颗 跳 动 的 心 。 而

年 幼 的 螺 蛳 ，有 的 像 米 粒 ，有 的 呈 钻 石 般 大

小 ，它 们 粘 在 草 叶 上 ，随 水 草 漂 啊 漂 ，如 躺 在

摇篮里头。

老 家 门 前 ，有 一 条 河 ，几 乎 成 了 螺 蛳 的

王 国 。

出 门 ，穿 过 一 条 青 石 小 巷 ，就 来 到 了 水 埠

头 。 透 过 波 平 如 镜 的 河 面 ，可 以 看 见 水 下 的

螺 蛳 。 它 们 有 的 在 河 床 上 爬 行 ，向 前 一 纵 一

纵 ，腾起一朵朵浑浊的水花 ，像宇航员在太空

漫 步 。 有 的 在 浅 水 处 忘 情 地 享 受 日 光 浴 ，悄

悄顶开盖头 ，探出粉嫩的小脑袋 ，伸着一对蜗

牛 触 角 似 的“ 天 线 ”。 有 的 一 动 不 动 ，似 乎 睡

着了，像嵌在河床上的一坨小化石。

水 埠 头 ，由 长 长 的 青 石 砌 成 ，伸 向 河 里 ，

仿 佛 一 条 安 静 的 青 鱼 。 由 于 年 代 久 远 ，水 里

的 石 面 长 满 了 毛 茸 茸 的 青 苔 。 这 里 的 螺 蛳 极

多。当淘了米、洗完菜 ，将竹篮伸向爬满螺蛳

的 石 面 ，来 回 捣 几 下 ，篮 底 就 落 下 厚 厚 的 一

层 。“ 叮 当 叮 当 ”，幽 微 的 金 石 之 音 ，真 好 听 ！

令 人 感 到 奇 怪 的 是 ，水 埠 头 的 螺 蛳 仿 佛 怎 么

也捞不完。

为 此 事 ，我 专 门 问 过 母 亲 ，她 回 答 ：“ 大 伙

儿在这里淘米洗菜 ，烟火味浓 ，丰富的养料吸

引了螺蛳，它们因此喜欢在这里安居乐业。”

由水埠头，我想到了木船。

有 些 渔 民 长 年 在 河 里 捕 鱼 ，木 船 便 成 了

“水上人家”。做饭时，男人将船泊下，女人在

船舷淘米洗菜 ，在船头生火。晴日里 ，炊烟笔

直 升 起 ，遇 到 刮 风 ，那 烟 便 弯 下 身 子 ，铺 在 河

面飘啊飘，两者都好看。

我 思 忖 ，这 些 船 烟 火 味 浓 ，一 定 会 吸 引 螺

蛳依附。

果 然 ，趁“ 水 上 人 家 ”靠 岸 时 分 ，我 和 小 伙

伴 手 持 渔 网 ，几 步 跳 上 船 ，朝 船 板 底 部 捞 下

去 ，一瞬间 ，仿佛有一股电流顺着网竿流向全

身 ，感觉螺蛳们像风中的栗子簌簌而落 ，心里

不禁一阵狂喜。

果 不 其 然 。 拎 起 渔 网 ，发 现 螺 蛳 不 但 数

量多 ，而且个大体圆。仔细想一想 ，它们随船

同 行 ，有 时 日 行 几 十 里 ，游 历 甚 广 ，自 然 与 众

不同，非比寻常。

捞 回 的 螺 蛳 ，养 在 瓦 檐 下 的 大 水 缸 里 ，犹

如一团沉在水底的青云。

天 亮 了 ，胭 脂 色 的 晨 曦 映 在 水 缸 ，如 同 幻

境。低头一瞧，嘿！“云”散了。有的螺蛳粘在

缸壁上 ，仿佛仍在酣眠。有的在晨练 ，将肉身

探出壳 ，一鼓一鼓 ，仿佛在练气功。有的在缸

底爬行 ，摆出不同的图案 ，让人联想起遥远的

夜空那些神秘的星座。

养 了 几 日 ，家 里 来 亲 戚 了 ，一 起 扫 墓 后 ，

该招待大家了。

母 亲 手 持 渔 网 ，伸 向 缸 里 一 捞 ，就 是 一 兜

螺蛳。此时 ，它们已将体内的秽物吐干净了 ，

正 好 做 菜 。 螺 蛳 肥 美 ，做 什 么 菜 都 好 吃 。 那

时的乡下 ，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回肉 ，清明吃

螺蛳，等同于过年。

母 亲 以 螺 蛳 为 主 题 ，做 了 油 焖 螺 蛳 、韭 菜

炒螺蛳、野菌螺肉汤等几道菜。

油 焖 螺 蛳 时 ，加 入 老 姜 、辣 椒 ，淋 上 陈 醋 、

黄 酒 ，大 火 而 烹 ，“ 咕 嘟 咕 嘟 ”，越 焖 越 香 。 热

腾腾、油汪汪盛入钵里 ，让人直流口水。夹一

粒 入 嘴 ，以 舌 尖 顶 住 螺 盖 ，轻 轻 一 嗍 ，“ 哧 溜 ”

一声，真鲜呀，简直胜过人间一切珍馐。

韭 菜 炒 螺 蛳 。 青 嫩 嫩 的 头 刀 韭 ，白 嫩 嫩

的螺蛳肉 ，皆是鲜物。两者一搭配 ，经油盐一

炒，愈发鲜美，让人回味无穷，从此难忘。

该 喝 野 菌 螺 肉 汤 了 。 奶 白 的 汤 ，融 入 螺

肉的软糯 ，还有野菌的鲜香 ，让人喝得啧啧称

赞 ，感 觉 生 活 在 水 乡 ，靠 水 吃 水 ，不 失 为 一 种

幸福。

听 母 亲 讲 ：不 知 哪 一 年 ，正 值 清 明 ，一 位

客人吃着螺蛳 ，正想盛赞它的鲜美 ，却一时找

不到准确的词语来表达 ，正在搜肠刮肚之际 ，

忽 然 瞥 见 门 前 河 里 有 一 群 白 鹅 嘎 嘎 叫 着 游

过 ，不 禁 脱 口 而 出 ：“ 清 明 螺 ，赛 肥 鹅 。”此 言 ，

成了乡间一段佳话，流传至今。

“ 清 明 时 节 雨 纷 纷 ，路 上 行 人 欲 断 魂 。 借

问 酒 家 何 处 有 ？ 牧 童 遥 指 杏 花 村 。”去 年 清 明

时节，我循杜牧问酒声，车驰长江大桥，从江北

来到江南古城、“千载诗人地”池州。

池 州 并 不 陌 生 ，我 曾 多 次 到 访 。 这 回 不

一 样 ，无 俗 务 ，纯 粹 冲 杜 牧 而 至 。 杜 牧 曾 在 池

州 为 官 ，但 我 访 杜 牧 ，非 访 刺 史 ，访 的 只 是 一

位 诗 人 。

同在清明时节，我到池州却并未见到千年

前晚唐年间的“雨纷纷”。我对池州的印象，离

不开杏花春雨江南的固有意象。近午抵池州，

其时天空晴明，清风和煦。路上行人也不似杜

牧笔下“欲断魂”，而是精神抖擞，行色匆匆，从

该 来 的 地 方 来 ，往 该 去 的 地 方 去 ，没 人 东 游 西

荡，昏昏然不知所措。

前 几 次 到 池 州 来 去 匆 匆 ，没 注 意 到 池 州

人 非 常 尊 崇 礼 遇 他 们 的“ 老 领 导 ”。 杜 牧 守 池

州 不 过 两 年 ，池 州 人 却 花 千 年 时 间 来 怀 念

他 。 如 今 的 池 州 人 但 凡 叙 说 历 史 人 文 ，杜 牧

那 一 页 必 是 浓 墨 重 彩 ，仿 佛 杜 牧 离 任 后 至 今

未 离 开 池 州 ，仍 坐 在 城 郊 杏 花 村 里 ，会 友 品 酒

吟 诗 。

前 往 杏 花 村 ，未 进 村 门 ，先 见 门 前 一 口

巨 大 的 酒 瓮 。 杏 花 村 本 是 酒 村 。 当 年 ，那 个

牧 童 抬 手 远 远 一 指 ，杜 牧 似 乎 望 见 了 红 杏 枝

头 的 浓 浓 春 意 ，似 乎 闻 到 了 若 有 若 无 的 美 酒

香 气 。

走 在 杏 花 村 道 上 ，无 意 中 看 到 路 边 一 片

断 壁 残 垣 ，凌 乱 地 搭 成 一 扇 门 。 旁 立 木 牌 ：问

酒 驿 。 那 是 古 代 官 道 驿 站 ，当 年 杜 牧 向 牧 童

问 酒 的 佳 话 就 发 生 在 此 。 杜 牧 之 问 是 千 年 一

问 ，牧 童 遥 指 也 是 千 年 一 指 。“ 借 问 酒 家 何 处

有 ？”一 句 寻 常 问 路 语 被 用 作 诗 句 ，

酒 香 飘 逸 的 江 边 小 村 便 成 千 载 诗

村 。 后 来 的 杏 花 村 ，魅 力 不

在 酒 ，而 在 诗 。 慕 名 而 来

的 访 客 ，无 人 惦 记 杏 花

村 酒 香 ，无 人 不 受 那 首

《清 明》指 引 。 杜 牧 笔 下

的 牧 童 也 有 诗 人 气 质 ，

他 的“ 遥 指 ”便 使 缕 缕 烟

火 气 变 成 袅 袅 诗 意 。 牧

童 ，当 然 是 池 州 人 。 杜

牧 和 牧 童 ，都 已 固 化 为

池 州 的 文 化 风 景 。

在 杏 花 村 里 转 一

圈 ，才 知 道 这 个 村 子 全

因 杜 牧 而 传 承 下 来 。 一

村 存 千 年 ，甚 是 罕 见 。

如 今 的 杏 花 村 ，何 尝 不

是 杜 牧 的 村 子 ？ 也 许 我

的一孔之见不会得到广泛认

同 ——“ 或 曰 村 以 杜 牧 之 诗

传 ，实 杜 牧 之 诗 以 村 传 也 ”（《杏 花

村志》）。到底是杜牧的《清明》成就了杏花村，

还 是 杏 花 村 成 就 了 杜 牧 的《清 明》，古 来 有 争

议。我仍坚持自己的见解。

到 杏 花 村 的 人 ，不 会 错 过 村 里 的 核 心 建

筑 —— 牧 之 楼 。 一 座 并 不 高 大 的 楼 阁 ，坐 落

在 一 片 古 杏 林 中 。 大 厅 居 中 供 奉 杜 牧 铜 像 ，

墙 上 图 片 、文 字 介 绍 杜 牧 生 平 事 迹 ，包 括《清

明》诗 及 后 人 对 其 的 多 种 改 编 演 绎 。 一 首 七

言 古 诗 ，短 短 28 字 ，被 改 写 为 词 曲 、情 景 剧 、

小 品 文 ，无 不 生 动 有 趣 。 杜 牧《清 明》，已 然 成

为 杏 花 村 的 灵 魂 。

谒 牧 之 楼 后 ，再 无 游 兴 。 仿 佛 此 行 迢 迢

跨 江 南 来 ，只 为 一 访 牧 之 楼 。 行 至 村 外 秋 浦

河 边 ，思 绪 重 又 活 跃 起 来 。 秋 浦 河 ，一 条 洋 溢

诗 意 的 河 流 。 李 白 多 次 游 秋 浦 ，留 下 长 长 一

串《秋 浦 歌》。 当 年 初 读《秋 浦 歌》，我 曾 冥 思 ：

一 身 傲 骨 、“ 天 子 呼 来 不 上 船 ”的 李 白 ，怎 就 成

了 仙 风 道 骨 的 诗 仙 ？ 面 对 秋 浦 河 水 ，我 仿 佛

明 白 了 诗 仙 是 怎 么 炼 成 的 。 从 石 台 仙 寓 山 、

牯 牛 降 及 祁 门 大 洪 岭 奔 腾 而 来 ，流 入 长 江 的

秋 浦 河 ，到 池 州 忽 然 慢 下 来 ，水 平 如 镜 。 李 白

来 池 州 ，泛 舟 秋 浦 河 ，见 水 中 另 一 个“ 李 白 ”，

心 头 一 惊 ，恍 若 他 已 在 秋 浦 河 上 漂 了 千 年 ，随

口 慨 叹“ 白 发 三 千 丈 ”。 白 发 都 长 到 三 千 丈

了 ，人 还 不 成 仙？

走 出 杏 花 村 ，与 友 人 相 聚 。 我 未 饮 酒 ，以

茶代酒。诗仙李白是酒仙。杜牧吟诗《清明》，

酒也是那首诗的魂，无酒他就“欲断魂”。写不

出 李 白 、杜 牧 那 般 好 诗 文 ，我 为 自 己 找 到 了 借

口 。 池 州 出 好 茶 ，记 得 上 次 到 池 州 就 为 买 茶 。

恰逢新茶上市，何不顺便买几叶？

夜宿杏花村边旅店。翌晨，想上早市买新

茶 。 下 楼 ，出 旅 店 大 门 方 知 在 下 雨 。 那 一 刻 ，

我 便 置 身 于 杏 花 春 雨 江 南 的 古 远 意 境 中 。 问

旅 店 门 童 ：哪 里 可 买 新 茶 ？ 门 童 羞 涩 一 笑 说 ：

不晓得。

我 回 他 一 笑 。 问 茶 ，他 不 晓 得 情 有 可 原 。

问酒，他兴许会抬手一指。

清 明 节 前 ，雨 水 总 是 如 约 而 至 。 细 细 密

密 的 雨 丝 像 是 银 线 ，绣 着 人 间 的 锦 绣 春 天 。

山 野 在 湿 润 中 苏 醒 时 ，一 丛 丛 青 翠 野 菜 争 先

恐 后 地 钻 出 地 面 ，在 田 间 地 头 、房 前 屋 后 疯

长 。 这 是 春 天 写 在 大 地 上 的 一 封 封 来 信 ，告

诉大家，清明快要到了，可以开始做青团了。

关 于 清 明 ，很 多 人 首 先 想 到 的 就 是“ 顶

流 ”小 吃 青 团 。 各 地 的 传 统 手 作 青 团 大 多 是

用 艾 草 做 的 ，清 新 鲜 嫩 ，略 带 一 点 点 苦 ，仿 佛

是 春 寒 的 烙 印 ，但 也 有 一 些 地 方 用 的 是 鼠 曲

草 ，口感更为绵软。在我的故乡浙江台州 ，人

们用“青 ”来称呼鼠曲草。由它制作的美味青

团 ，还 有 个 专 门 的 名 字 叫“ 青 餣 ”。“ 餣 ”是 古

字 ，音 同 叶 ，字 典 里 是 糕 饼 的 意 思 ，或 许 过 于

生僻难写 ，现在已经不大常见 ，但却在乡音里

鲜活如初。

因 为 青 团 的 美 味 ，“ 摘 青 ”成 为 台 州 人 清

明 节 前 的 重 要 活 动 。 这 种 名 叫“ 青 ”的 野 菜

往 往 成 片 成 片 地 顶 着 细 密 的 白 色 绒 毛 钻 出

地 面 ，一 丛 丛 在 田 间 地 头 疯 长 ，枝 叶 青 绿 油

嫩 ，有 的 迫 不 及 待 吐 露 一 蓬 蓬 星 点 花 蕾 ，像

是 戴 上 了 鹅 黄 帽 子 。“ 青 ”最 多 的 地 方 ，通 常

是 菜 园 田 间 ，还 有 柑 橘 、杨 梅 树 下 ，因 其 土 质

疏 松 、肥 沃 。

采 摘 的 时 候 ，要 注 意 只 摘 鲜 嫩 的 顶 部 。

掐断茎秆时 ，会有青涩的汁液渗出 ，在指尖染

上青汁。竹篮渐渐蓄起春色 ，用不了多久 ，就

能 满 载 而 归 。 最 好 的“ 青 ”是 未 吐 蕾 的 ，白 色

绒 毛 下 那 一 丛 丛 嫩 绿 的 叶 芽 。 如 果 带 点 鹅 黄

花 蕾 也 是 可 以 的 ，毕 竟 茎 叶 还 是 嫩 ，纤 维 也

少 。 小 心 采 摘 ，注 意 留 下 茎 和 根 部 ，过 段 时

间 ，它 依 旧 可 以 继 续 抽 芽 生 长 。 如 果 老 得 已

经开花结果飘絮 ，茎已变硬 ，就不适合做青团

了 ，太影响口味。而且 ，要格外注意另一种外

形极其类似的“冒牌货”，其叶片更为狭长，绒

毛 偏 灰 ，花 小 ，呈 灰 褐 色 ，这 就 相 当 考 验 采 摘

者的经验了。

摘 青 回 家 ，精 心 挑 选 之 后 用 水 淘 洗 干

净。在锅中烧开水后放入 ，焯水两三分钟 ，即

可 捞 出 沥 干 。 如 果 想 要 青 团 有 更 鲜 艳 的 青 绿

颜色 ，可以加点小苏打。如果不加 ，颜色则是

温 和 的 黄 绿 色 。 鲜 嫩 的 茎 叶 甚 至 无 须 切 碎 ，

直接拌入糯米粉 ，加水和面 ，即可搓揉成绿色

面团。

青 团 有 甜 咸 两 种 。 甜 的 以 红 糖 或 豆 沙 为

馅，咸的用当季春笋、豆腐干、香菇、肉丁等混

合 爆 炒 成 馅 。 包 青 团 时 手 上 要 抹 点 油 ，不 粘

手 ，也可以让青团更光亮。揪下一小团面 ，搓

成 圆 ，捏 成 碗 状 ，舀 入 馅 料 后 封 口 ，最 后 垫 上

纱 布 或 者 菜 叶 上 蒸 笼 。 为 了 区 别 不 同 口 味 的

青 团 ，可 以 在 外 形 上 稍 作 区 别 ，留 一 个 小 尖

头，或者用筷子戳一个圆点做标记。

灶 膛 里 的 柴 火 噼 啪 作 响 ，炊 烟 与 雾 气 在

瓦 檐 上 缠 绕 ，氤 氲 着 对 美 味 的 期 待 。 包 好 的

青 团 上 锅 蒸 十 几 分 钟 后 ，便 可 以 出 笼 了 。 揭

开盖子 ，珠圆玉润的青团排列整齐 ，一股清香

扑 鼻 而 来 。 外 皮 软 糯 有 嚼 劲 ，内 里 满 满 的 馅

料 ，一颗颗小小的青团 ，包裹着一整片土地酝

酿的春天。

青 团 放 凉 了 也 好 吃 ，更 有 嚼 劲 。 揉 透 了

的青团是不会硬的 ，糯叽叽的口感。清明时 ，

台 州 人 还 有 一 大 家 人 一 起 祭 祖 、聚 会 的 习

俗 。 走 在 路 上 ，随 手 摘 青 ，然 后 一 起 做 青 团 、

聚餐。这既是传统，也是传承。

远 处 传 来 孩 童 的 嬉 笑 声 ，几 个 孩 子 正 跟

着 大 人 学 捏 青 团 。 他 们 的 手 指 还 不 甚 灵 巧 ，

但 笑 声 已 染 上 草 木 清 香 。 逝 去 的 亲 人 不 会 再

回 来 ，但 这 青 青 春 草 却 能 每 年 按 时 应 约 。 春

风掠过新坟旧冢 ，将那些青团化作信使 ，在生

死之间传递着永恒的春讯。

杏花村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
